
第一章 

正啃著便當裡的排骨，況正義那副餓死鬼投胎的模樣讓人為之側目，油膩膩的嘴

也不擦，看著照片鬼吼鬼叫，別說是品味，就連氣質也屬最下等的那種，若他有

女朋友，對方看到他這副鬼樣，愛意肯定會一瞬間像燒紅的木炭被冰水一澆—咻

的一聲，熄滅了。 

做父母的總是望子成龍，在兒子剛出生時，況父況母對他懷抱著無數的期望，希

望他正氣凜然、義薄雲天，所以取了正義為名，但人世間的事— 

套句古人說的感嘆之辭：不如意十之八九。 

要男的，總生個女的，就算生個帶把的，可能是個揮霍家產，要把老爸老媽給氣

死的不孝子，讓痛苦不堪的父母，恨不得沒生這個兒子。 

所以說世間事沒有十全十美的，生個男孩已經不錯，還奢望他在這種功利主義掛

帥、一切向錢看齊的社會裡堅持正義？ 

說難聽點，做老爸的真的很可惡耶，叫他堅持正義，是要他別混了，去廟口旁討

飯吃嗎？ 

蝦咪？正義是傳統美德，一個男子漢就是要有正義感，要品行端正，要知廉恥，

還要⋯⋯ 

夠了、夠了！正義若能當飯吃，那就聽你的。 

咦！沉默了，哈哈哈，原來你也知道正義真的不能當飯吃啊。 

況正義，一點正義感都沒有，從小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料，哪邊有好

處，他就站哪邊，堪稱是有奶便是娘的忠實實踐者。 

國中時，有兩個學長打起來，他就像在看戲般的蹲在角落舔著冰棒，那兩人打到

精采處，有人掛了彩，要他撂人來助陣。 

「唉，學長，」他挺起胸膛，一副願為人家兩肋插刀的豪氣干雲樣，只是接著就

開始咳聲嘆氣，「對不起，學長，有點小問題，真的只是個小問題而已。 

「要找兄弟沒問題，畢竟大家都是挺學長的嘛，但是，」他又再嘆了口氣，「打

架需要力氣，大家沒錢吃點心、喝飲料，怎麼會有力氣？」 

這變相的勒索讓學長的臉都變得鐵青，不過被打得很痛，而且對方已經在 Call

夥伴過來，他若沒人助陣，說不定等下死得更慘，他翻出口袋裡所有的錢。 

況正義眼睛看天，根本不看那少得可憐的銅板，完全體現「眼高於頂」這句成語

的精髓，「學長，我一個月的飲料錢都比這些多啊！」一派愁眉苦臉，實際上是

狠敲竹槓。 

這該下地獄的勒索狂！學長只差沒簽了自己的賣身契，不過是簽了很多借據，說

要幫況正義打工還錢，由此可見況正義的品格大有問題。 

況正義漸漸長大，個性沒變，還是一樣機車得要命，當他的敵人很痛苦，當他的

朋友也隨時有被勒索的可能，幸好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況正義這種小人

個性，還是有個行業特別的適合他。 

什麼？黑道？ 

嘖，況正義雖然沒有高尚的品格，但也知道沾上毒品一輩子都完了，更何況混黑



道為爭地盤免不了還要打打殺殺，聽完你的猜測，況正義一定會丟給你一記白

眼，反問你他像是個不愛惜生命的人嗎？ 

況正義的人生信條如下：人什麼都可以不要，面子、自尊都是假的，就是錢不能

不要，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命不能不要。 

命都沒了，怎麼花錢？這句話有沒有道理？那就知道他不會去混黑道了。 

不混黑道，以他這種機車個性能做什麼？ 

這世界上有種行業，以抓他人把柄維生，而且事情越骯髒、當事者越齷齪、內幕

越可怕，他們幹起來就越起勁，像政要貪污弊案、槍殺立委事件報導等等。 

這種人叫做記者，不為權貴工作、不違背自己的信仰，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追

求真相，他們勇於揭發事實、告知社會大眾事實的內幕，而不被那些偽善的政客

跟假象蒙蔽，可說是一群值得尊重的人。 

不過大家別高估了況正義，這種為社會的正義、美善的價值、歷史的定位所努力

的職業，鐵定跟他無關，請大家別想太多。 

那況正義做的是什麼？ 

譬如說某已婚富商有十個紅粉知己，他就會挑出幾個很有可看性的，跟拍、撰稿，

拍到富商跟紅粉知己站在餐廳門口，這哪能算新聞，根本就是個屁，不，是連屁

都算不上。 

總之，那富商鐵定會說兩人只是朋友，跟朋友去餐廳吃飯不犯法吧？幾句話堵得

人啞口無言，很快就打發過去，甚至還可能揚言提告媒體造謠毀謗，抹黑他的名

譽。 

這種沒損到人卻不利己的事蠢到極點的人才幹。 

所以要拍就要拍摩鐵門口，最好鏡頭對準房間窗戶，有幸窗簾沒拉上，讓他拍到

香辣刺激的肉搏戰，那他就賺死了。 

了解了吧，他的職業是八卦記者，而且是越八卦越好，若是沒有八卦，也要憑著

自己豐富的想像力，製造點八卦出來。 

做八卦記者這行靠的不只是努力，還要點天分，這個天分就是所謂的想像力。 

要看到鈔票，就想到賄賂；看到選舉，就想到走路工；看到美女，就要想到淫照；

看到天王，就要想到桃色陷阱。 

要有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才能成為一流的八卦記者，而況正義，他簡直是為

做這一行而出生的，所以很快就在這一行中竄紅，從以下事件，就可以看出況正

義無與倫比的實力— 

據傳某偶像與某玉女歌星互有心結，雙方王不見王，就算見了，也頭撇向一邊去，

態度明顯，兩人之間比酬勞、比誰的代言多。 

受命跟拍的下屬苦著臉說事實上兩人沒心結，跟朋友一樣有說有笑，根本拍不到

她們交惡的照片。 

況正義拿著兩個美女對著鏡頭甜笑，還搭著對方肩膀的照片，手指不只顫抖，還

差點抽筋起來，教他這種八卦記者看這種真善美照片，說實在的，沒瞎也要長針

眼了。 



這種美好和平的照片有什麼屁用，女性雜誌拍得比他們還好呢！ 

他大罵沒八卦素養的下屬。 

「沒心結？哪個讀者要看兩大美女和和氣氣，而且還像姊妹淘一樣要好？你要拍

這種照片，就去慈善團體辦的雜誌社，看要把這個世界拍得多美好都可以，我們

的讀者要的是腥羶味，你懂嗎？吃羊肉就要有那個味，看八卦雜誌，就要有那種

Fu。」 

咦，他低頭，再看一眼照片，兩大美女甜笑著，親密的搭著對方的肩膀，八卦的

因子讓他就像安了雷達般，變臉也像翻書一樣的快，剛才還把下屬罵得狗血淋

頭，這會則是笑得像尊滿足的彌勒佛。 

「這張拍得好，拍得真好，太棒了，快拿去做新聞。」 

下屬傻了。不是說兩人和和氣氣的畫面沒新聞價值嗎？那這種照片能幹麼？

「呃，正義哥，寫她們一起拍新戲嗎？」 

他瞪去一眼。這小蔡真是不機靈，虧他都進公司三個月了，結果還這麼菜，他到

底還想不想混。 

「她們那新戲難看得要命，我看收視率不會超過二，寫那種無聊的事幹麼，寫百

合啦，百合！」 

「百合？」小蔡又傻眼了。百合不是一種花嗎？ 

況正義真想一掌巴過去。這麼沒天分的人，誰教他來當八卦記者的，這是在折磨

這小子，還是折磨他況正義？這三個月來他教得嘴痠，也沒見這小子有點長進。 

比著照片，他指點道：「寫她們兩個有曖昧，是閨中密友，寫得隱晦些，標題別

下女女戀，以免被告，懂了吧，我們要含血噴人，但又要保護自己。」 

小蔡眼睛都直了。一團和氣的照片也能寫成那樣，該說正義哥太有想像力，還是

良心都被狗啃了。 

依他的判斷，應該是後者，而且還啃得渣都不剩。 

但況正義沒理會小蔡，再看下一篇交上的報導，這一看讓他怒髮衝冠，拍桌罵得

更大聲。 

「靠，小李，你進這行幾年了，拍這什麼鬼，能用嗎？上頭要拍王大富與名模朱

星星開房間，你拍的這照片烏漆抹黑的，男得像扭曲的變形蟲，女的像鬼片裡的

黑影，誰看得出是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很小心，很難拍啊⋯⋯」小李苦著一張臉辯解。 

他已經跟拍十天了，鬍子沒刮、覺也沒睡好，每天窩在自己的小車上，就是為了

偷拍首富之子跟名模亂搞的照片。 

看他那狼狽樣，況正義也不好再罵。 

「繼續跟拍，這個，」他比著那照片打算物盡其用，「拿去做鬼屋特輯，七月快

到了，讀者喜歡這種題材，叫人做點手腳，背景用個鬼屋，還要特別用紅筆把那

團黑影圈出來，有的讀者太笨，沒圈出來他看不出靈異現象在哪裡。」忙了一整

天，他眼睛都痠死了。 

況正義請下屬喝酒，因為這次大夥準時交稿，他太開心，所以多喝了幾杯，回去



時那個接做鬼屋特輯的，提到一間鬼屋裡有口八卦形的怪井，許多人掉下去後，

連屍體都找不到。 

他醉得很厲害，聽了這個話完全失了以往絕不碰鬼屋的堅持，立刻讓人開車前

往，他還下車要去摸那口怪井，沒想到井旁一塊大石絆著他的腳，他一頭栽了進

去。 

井裡沒水，乾乾的，摔得他頭腫了一個包，他實在醉得厲害，爬不起來，就暈沉

沉的睡著了。 

翌日，陽光灑在他身上，刺眼得讓他眨了好幾次眼睛，他抬起頭，對上那烈得要

命的太陽。靠，他是要去看眼科了嗎？怎麼太陽有兩顆，而且像是便利商店茶葉

蛋那種顏色，不過看起來沒茶葉蛋好吃。 

他搖搖頭。自己沒在水井裡，大概是被人抬出來了。 

他扯開喉嚨叫道：「小蔡、小李、Bobo—」 

沒有任何人回應，他只聽到風吹過耳邊的聲音，又大又乾，刺得人臉頰發疼，他

揉了揉眼睛，仔細的看一下，差點慘叫出聲。 

不、不會吧，這裡是沙漠？但是臺灣哪裡來的沙漠 

「哇，別玩了，該不是學日本的整人節目吧，在臺灣搞沙漠太假，而且成本也太

高了，把人丟到河邊不是比較省錢嗎？」 

「哦哦哦—」站起來後，他發出連聲驚嘆。這節目不但高成本，還弄得很真。 

他身上的褲子不知道被什麼勾破了，大腿都露出一截，是說這腿可真白，要是女

人的腿，配上黑漆漆的祕密花園，一定會讓自己很有衝動。 

他哈哈大笑起來，覺得自己真是色心不改，就算在這種整人節目裡，還可以自娛

娛人，誰讓自己老在辦公室裡搞八卦，很少出去曬太陽，才會皮膚白成這樣。 

「哈哈哈—呃⋯⋯」 

等一下，這是自己的大腿吧，他摸了一把，很有實感，軟綿綿的，而且這沙漠刮

的風也痛得扎人，感覺完全不像假的。 

好熱呀！他再度抬起頭來，看著天空，發現太陽真的有兩顆，只是比較小一點而

已。 

媽呀，我是工作太累，眼花嗎？怎麼會看到兩顆太陽？ 

他的唇因為渴而有點乾，伸出舌頭舔一下，發現那兒乾裂得厲害，唾液根本不夠

濡濕。 

舉目望去全是沙丘，再怎麼不惜成本，在臺灣也不可能找地方弄得遍地都是沙粒。 

哈！他想到了，一定前面是沙子堆成的，後面的全是布景，這種雕蟲小技騙不倒

他的。 

他跑了將近一百公尺，沒碰到布景，再跑兩百公尺，還是沒碰到布景，等跑了八

百公尺，他心臟怦怦作響，汗水直流，腳軟得撲倒在沙上，那熱沙讓他鼻孔裡燙

得發癢。 

「小蔡，要是讓我知道是你搞的鬼，我就操你全家！」 

沒有布景，他吼叫的聲音在四周迴盪，伴隨著呼嘯的風聲，陽光更強烈的照在他



的身上，兩顆太陽依然高掛在天上，他終於了解了一件事實，為什麼那怪井許多

人掉下去，卻找不到屍體。 

靠，人都穿越到別的時代，哪還有屍體？ 

他—他像連續劇的主角一樣穿越了，但人家穿到明朝做王爺，穿到宋朝做皇帝，

穿到清朝搞個九龍奪嫡，過著左擁右抱、後宮佳麗沒有三千也有十幾個的爽日

子，環肥燕瘦任君選擇，有奶大的，有腰細的，有柔情款款的，也有刁鑽淘氣的。 

他穿到沙漠幹什麼？在大太陽底下挖仙人掌嗎？ 

女人呢？ 

不是應該有個漂亮女人救了他嗎？這才是穿越的王道啊，難不成他一穿越就要死

在這裡？ 

不公平，這實在太不公平，哪個穿越像他這麼慘的？一般不是在什麼王府裡當庶

子，要不就落在京城哪個茅草屋裡當個可憐的私生子，然後反攻無能、奸詐又沒

種的嫡子，最後幹掉嫡子，當上萬人稱頌的王爺，再搞大一點，就幹掉皇帝，自

己當皇帝。 

低頭再看一次，他的大腿很白，是很少曬太陽的那種慘白，但一部分已經被太陽

曬得有點紅，他昏躺在這大太陽底下恐怕有點時間了，才會把自己曬成這樣。 

遠方一陣叮叮咚咚聲，很清脆，不是很響，但在風的攜帶下，鑽進況正義的耳朵

裡，他就像在沙漠裡看見綠洲般的朝那聲音狂奔。 

沙漠有多可怕，一個人能夠在這裡曝曬多久，他不太知道，只知道若再沒有遇見

人，他鐵定完蛋。 

他嘴巴忍不住裂開一條縫，妄自想入非非。 

哈，穿越的王道來了，肯定是個兇悍的漂亮女人，等他向她胡說八道一番，她晚

上就會跟他擠帳篷，羞答答卻又欲拒還迎的在他身上扭著她的小蠻腰。 

想到興奮處，他忍不住的笑出聲。 

可惜穿越的王道沒發生在他身上，是一群又臭又髒的男人騎著駱駝。 

他身上穿的是現代的上班服，襯衫加上長褲，只不過長褲被勾破幾個洞，那些旅

人見到奇裝異服的他有點嚇一跳，隨即有人喃喃道：「說不定是別的國家來的。」 

旅人說他們要去東國，離這裡大約三十幾里路，況正義求他們帶他走，他們面有

難色。 

話說，況正義為人惡劣到良心像被狗啃了，一張嘴天花亂墜，又擅長勒索，但是

為什麼學長、同學們受盡他的刁難，卻很少報復，原因就出在老天賜給他一張可

愛、稚氣的臉。 

笑起來像有小花灑下來，若是哭起來，就會讓人心揪成一團，忍不住的覺得自己

是個壞人，而這張臉讓二十八歲的他冒充大學生也絕不會教人懷疑，更何況演一

場假裝自己涉世未深，慘遭欺負的小戲碼。 

他手裡抓了點沙，用力的揉揉自己眼睛，痛得眼淚馬上冒出來。既然來了這時代，

他是不會坐以待斃，在這裡挖仙人掌的。 

他大哭道：「從小我就是我爹的心頭肉，我爹死了以後，妒恨我的繼弟先謀奪家



產，還叫壞人把我綁到沙漠要讓我自生自滅，我奮力掙扎才逃了出來，若連大叔

們都不帶我走，我只剩死路一條。」 

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再加上涕泗縱橫的小臉、入木三分的演技，讓這些起碼年

紀有四十歲的大漢，個個紅了眼眶，他們商討一下，最終點了點頭。 

「聽小兄弟遭遇也可憐，那就上來吧，不過食物不太夠，地方也不太夠，你委屈

點。」 

「不委屈，謝謝大叔們。」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況正義還加上幾句，「大叔是我

見過最好的人。」 

幾句話哄得這些大漢笑得嘴巴都快歪了，把他拉了起來，叫他去後頭跟一群羊擠

在一起，因為人家早說了，沒座位、沒食物，要他忍著點。 

×的，真是有夠倒楣，穿越的書莫非都是騙人的，那些故事主角怎麼穿怎麼爽，

他卻穿成這副德行，竟跟一群羊擠在一塊，還得小小移動身體，以免衣服沾到羊

糞，這也太窩囊了吧。 

最重要的是，美女呢？到底在哪裡？這才是每個男人穿越的美夢呀。 

一隊商旅漸漸往東，接連幾餐只給他一塊硬得要命的乾糧，況正義覺得那根本不

是吃的，而是拿來當凶器砸人的。 

這輩子除了他家巷口那家麵店賣的鬼東西可以跟它比擬外，他沒有吃過比它難吃

的食物。 

但沒吃東西會餓啊，所以他只好咬牙嚥下乾糧，所幸大叔說再過五日就會到東

國，到時他就能吃點好東西。 

在這些時日裡他可沒有閒著，為了求生存，他盡可能的旁敲側擊，想多知道這個

世界的事。 

原來，這個世界分成五個國家，按地理位置是東西南北中，算是簡單明瞭，國名

也是東西南北中，但中元皇朝是主國，其餘全都是他的附屬國，據傳中元皇朝的

君主是有神力的，所以一般人稱中元皇朝為神朝。 

神朝最近在內亂，連皇帝是誰都搞不清楚，因為每個人都站出來說自己是皇帝，

是駕崩先皇的私生子，真夠讓人眼花撩亂的，於是私生子甲打私生子乙，再聯合

私生子丙打私生子丁，搞成這樣，這個皇朝還有前途嗎？ 

西礦國也不大太平，傳言西礦國的君主是假的，鎮守邊疆的大將軍因為懷疑君主

真假，竟擅離崗位，有個說法是他跑去做調查，但事實如何誰知道，而且西礦國

君主很愛選妃，女人進宮沒三日就成屍體被抬出來，這種國家能待嗎？大家還是

趁早逃吧。 

至於南水國，盜匪領軍各據山頭，民不聊生一片混亂，據說大家都在找南水國的

玉座大人，只要經玉座大人一指定，那人就是南水國的君主，但玉座大人在哪裡？ 

嗤，說是兩百年前，封了南海的一條龍，把自己的命也賠進去，這會不曉得埋在

哪裡，要找死人，不就要在黃泉底下找嗎？ 

北寒國君王新上任就大肆剷除異己，用盡歹計想對掌虎符的王叔趕盡殺絕，那王

叔逃了，所以北寒國正雞飛狗跳、草木皆兵，城門全天都是關著，要進出非得脫



衣服搜身，官兵才放行，自然也難經商。 

五國中唯一沒亂的就是東沙國，也是東帝治國有方，一些有遠見的商旅全都越過

沙漠齊聚在這富庶之地經商。 

這些事聽得況正義頭昏腦脹，但他也自我安慰穿過來的地方離東沙國很近，算是

幸運了，要不然落在戰亂中的國家，說不定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進了東沙國的城門，跟大漢們說了再見，況正義決定再相信一次穿越的王道，那

就是穿越的帥哥美女們，只要隨便在街上亂逛，一定會遇見超級有權勢的人把其

網羅，從此過著 Happy的美美生活。 

所以他口袋裡雖然沒有這個時代的錢，但他相信，沒錢不是問題，衣服髒了點也

沒關係，只要仰著頭在京城最熱鬧的地方走一遭，就會遇見為自己傾心的超級大

美女。 

因此一進城，他就在最熱鬧的大街走了一遍，呃—沒發生什麼事。 

嗯，應該是走太快了。 

於是他放慢腳步再走一遍，還是沒發生什麼事，頂多是走太慢，後面的大嬸狠推

了他一把，罵道：「走那麼慢，礙事，滾開。」 

他想相信穿越是美好的，但等他從早上走到晚上，腳底都冒出水泡，累得要命、

渴得要死，再加上肚子餓得咕嚕叫，卻根本就沒人理他時，他終於忍不住的破口

大罵。 

「那些寫穿越文的混蛋，全部都是騙人的，要是讓我回去現代，我絕對要縱火燒

死你們這些亂寫的騙子！」 

肚子發出一聲鳴叫，他餓得頭暈眼花，因為怒吼，眼前一片空白，一下子就坐倒

在地。 

原來穿越是這麼悲慘的事，記得以前八卦新聞做得太過分時，就有人詛咒他會有

報應的，那時他回得很大聲，「哼，我不知道報應這兩個字怎麼寫。」 

靠，莫非現在報應真的來了，穿越就是他的報應嗎？況正義欲哭無淚。 

第二章 

路是人走出來的，而況正義向來被稱為打不死的蟑螂，他雖然氣憤那些寫穿越文

的混蛋都在騙錢，但他強韌的生命力，在這個世界再次的得到印證。 

那日他餓得坐倒在地，聽到前方有兩個中年男子口沫橫飛的交談起來，就他的認

知，男人之間聊的不是錢，就是女人，要不然就是政冶，果然這兩人聊的也相差

不遠。 

但一個口才不好，一件事講得支支吾吾，另一個把西礦國國主召了民女進宮，沒

多久就慘死的事三言兩語說完，明明是個大新聞，讓他來做這個專題，不知道能

炒作多久，這兩人真是浪費八卦的題材，聽得他捶心肝。 

要是由他來操作的話，保證把話題炒得火熱，讓新聞臺兩週內持續追蹤報導。 

靈光一閃，一個點子突然出現在他的腦海裡。既然他嫌人家說得爛，那他就自己

說啊，肯定把這八卦弄得世間皆知，當事者還要送禮包紅包，求他別說得太過頭。 

臉上露出似有似無的奸笑，他終於知道自己可以靠什麼吃飯，而且絕對餓不死。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小道消息更是人人愛聽，人的劣根性到什麼時代都是一樣

的，他的狗仔之魂瞬間燃燒。 

他雙眼大亮，一掃陰霾。 

嘿，果然人世間根本沒有因果報應，因為他就算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時代，

照樣可以混得風生水起。 

「哈哈哈，詛咒我得到報應的人總是會失望的。」他得意的仰天大笑。 

 

「公子，就是這裡。」 

一名俊俏無比的年輕人比著前方，他身著錦衣，頭戴玉冠，面如敷粉，腰際掛著

佩劍，盡顯龍虎之姿，若有妙齡少女在此，還不芳心暗許。 

侍從已經如此不凡，他口裡的公子又是何等人物？ 

只見侍從揭開簾子，進來的公子嘴角掛著誘人的笑容，一雙眼睛燦亮得像寂靜夜

空裡最亮的星辰，一頭烏黑髮絲只用條黃色絲帶鬆鬆的綁住，如此簡單，卻更烘

托出他那非凡的貴氣。 

不過這裡人山人海，桌上杯盤狼藉的，花生殼、瓜子殼掉滿地上，不管店小二怎

麼掃，也沒能掃乾淨，所以根本沒人注意到剛進來，風采翩翩的兩人。 

而拿他們跟店裡有位子坐的大爺比貴氣？ 

嗟！京城裡有錢的大爺是捧著大把銀票，只為進來討個位子坐。 

說實話，這裡的東西難吃到比豬食還糟糕，茶劣等到讓人喝一口就會吐出來，椅

子硬得坐一個時辰保證從腳趾麻到大腿。 

這麼糟的地方，大爺們卻都捧著大把銀票排隊等開門，臺上的人還沒出現，位子

就全坐滿了，這裡有多受歡迎，用膝蓋想都知道。 

那一定有人要問，店裡賣的到底是什麼？ 

賣的就是臺上的人呀。 

賣人？ 

原來是開妓院的。 

不、不，絕不是開妓院，妓院有什麼好玩的，喝喝酒、親親小嘴，帶到後頭的房

間，再怎麼舒爽也一時半刻而已，哪有這店裡臺上賣的人讓人回味無窮。 

越講越令人好奇，臺上的人究竟賣的是什麼？而且到底是什麼人在賣？ 

賣的人年約二十來歲，要說姿色，確實也看起來白白淨淨、舒舒服服，但若跟京

城一流的小倌比起來，還是少了嬌媚，不過他賣的不是別的，就是他那一張嘴。 

只要他開口，全場肅靜，眾人皆如癡如醉，就像被法術給定住身子，動也不想動。 

嘖，牛皮吹得這麼大，講得天花亂墜，原來是個唱小曲的，聲音鐵定像黃鶯出谷，

讓人陶醉流連吧。 

這又猜錯了，臺上的人聲音確實不難聽，但若說他的聲音如黃鶯出谷，那也太污

辱黃鶯了，他是—呀，他出來了。 

侍從龍若眼睛瞪得像銅鈴般大，想要找個位子給身後的公子坐，全天下的人在公

子面前只能俯首，怎能讓一堆閒雜人等坐著，讓公子委屈的站著，這些人簡直是



大不敬，個個都該砍頭。 

不，不只要砍頭，還要五馬分屍才行。 

若不是公子微服出巡，豈容這些平民百姓造次。 

他嘴唇一撇。公子就是心善仁慈，明明把這家店給關了，把人拘回不就得了，公

子偏偏說要親耳聽那人說。 

他一直苦勸公子，京城這些百姓個個粗鄙不堪，若是冒犯了公子，罪該萬死，就

算公子寬懷大度，他這御前帶刀侍衛也看不下去，但公子只是含笑望著苦口婆心

的他，勸到後來，他嘴痠了，公子臉上笑容依舊，他— 

唉，他認輸了！ 

雖然認輸，但他自告奮勇擔任領路人，公子頷首答應，這會才帶公子到這間破落

的茶館來。 

龍若尋找著空位，無奈店裡的人一坐上位子，屁股就像黏住一樣，死也不肯離開，

尤其是坐越前面的越有這樣的傾向。 

「掌櫃的，加椅。」龍若低喊道。 

那一聲像鞭子一樣，劃過鬧烘烘的大堂，宛如利刃切過，令人感受到陣陣涼氣。 

龍若的武功確實不差，可惜在這裡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在場的人個個精神抖

擻的聊天，要不就猛嗑瓜子，搞得比菜市場還要菜市場，吵得人耳朵嗡嗡作響，

只有他身邊的人才聽到他的話，不過也沒人有空鳥他，大家都拚命的伸長脖子往

前看，恨不得能再擠到前面一點。 

再說那些坐在椅上的人，桌上擺的食物沒人肯餵進自己的嘴裡，若是第一次來的

人，嚼了一口一律馬上呸在碗裡，死也不肯再吃。 

而那據說喝了會讓人吐的茶，也同樣擺在桌上，沒人肯動，若是有初次來的動了

手拿起茶杯，旁邊站著的人立刻出現興奮莫名的眼光，簡直比自己當新郎倌時還

開心。 

嘻，真是妙呀，又是個不打聽清楚的笨蛋，快喝，快把那杯茶給喝了，將大家渴

求的位子讓出來。 

所有人都在心裡催促，甚至做助跑準備，就是料定他喝了之後會離開位子吐個半

死。 

趁那一瞬間，就有人閃電般神速的坐上那張椅子，其他慢了一步的人則用恨不得

把他碎屍萬段的表情瞪他。 

西邊傳來嘔吐聲，想必又是個初次來的冤大頭，一陣萬頭攢動，該是有人搶到位

子，其他人咒罵連連，連祖宗十八代都問候了，更顯得戰況激烈。 

那剛坐上椅子的人喘了好幾口氣才氣定神閒了些，縱然帽子亂了、衣服被撕了、

褲子還得拉上一拉，但搶到位子的爽，簡直是美滋滋的，去天堂佔位，也沒此刻

的心情舒爽。 

「掌櫃，我說加位！」再也看不下去，龍若舌綻春雷的低吼道。 

公子的身分坐這種木椅已屈就了，更別說連椅子都沒得坐，還跟這些粗俗的人站

在一塊，他不能忍受公子受到這種污辱。 



「小哥，加不下呀，您就屈就的站著吧。」 

掌櫃涎著臉討好，大概也是看龍若穿著體面，貪財的眼睛閃閃發亮，一邊哈腰，

一邊道歉，不過他不是真的在乎損失這個客人。 

因為生意太好了。 

嫌窄、難受、沒位子坐，那就移動腿，門在那裡，隨時可以出去。 

也不看看他這家茶館東西那麼難吃、茶那麼難喝、位子那麼難坐，還一堆人擠破

頭想進來，有地方站嫌腳痠，那本店不留人。 

而且他不是沒加位子，原本的位子坐光了，他還忍著椎心之痛，多加十幾張木椅

呀。 

想想，一張木椅佔了兩個站立的位置，讓他少賺多少，他又不是頭殼壞了，還多

搬椅子擋自己的發財路嗎？ 

於是乎，大部分的人還是站著，有人甚至端著盤子嗑瓜子，嗑得瓜殼掉滿自己的

鞋也不嫌髒，還跟身邊的人得意道：「今日還有站的位子，我們真是太好運了。」 

掌櫃嘴裡的金牙閃亮無比，笑容更是比黃金還要璀璨奪目，自從撿到這尊財神爺

後，他就發了，恨不得把這財神爺供起來拜，讓他一輩子都屬於自己。 

關於這財神爺的由來，就要講到前些日子，一個穿得不倫不類的男子進來他店裡

討水喝，他原本想叫他滾開，料想又是那些遭難國家的難民流落到這裡來，但男

子看著他冷清空盪盪的客棧，摩挲著下巴，開始自語道— 

「這裡挺適合的嘛，反正沒麥克風，坐五、六十個人，一天講個一場，應該就夠

我生活了。」 

「去！去！去！沒食物分你，別擋著我做生意。」他揮手趕他。 

「老闆⋯⋯啊，不對，古代應該叫掌櫃，掌櫃，我們合夥做生意吧。」 

看他一身破落，他忍不住鄙夷，語帶不屑的說：「嗟，你是長得細皮嫩肉，但要

賣屁股麻煩到小倌館去，我們這裡是賣吃的。」 

一般人聽到這種羞辱人的刻薄話，脾氣大點的，大概會破口大罵，脾氣溫和的，

也要委屈的紅了眼睛，想不到這人卻咧嘴笑了起來。 

「嘿，有金子掉在面前你不想撿，那我也沒辦法了，再見。」他甩頭出去，一邊

嘆息，「這家生意這麼差，說不定沒三天就倒了，還是換個地方好了。」 

竟敢說他的店三日後就會倒掌櫃追了出去，正想大罵一通，想不到這人往他店門

口一站，開口講了一段話，他聽得耳朵發癢、心卜通卜通跳，恨不得他繼續再講。 

不久他身邊的人越站越多，個個豎起耳朵，聽得神魂俱醉，很快的，人就多得圍

成一圈，而他一講完，便脫掉他原本穿在身上的一件外衣，弄成一個兜，擺在前

頭，就算是討錢他也是滿臉笑容，那笑容甜甜的，很容易讓人起好感。 

「有錢的幫個忙，小兄弟我剛到貴寶地需要攢些零花，若想繼續聽的，明日再來。」 

那兜一下子就滿了，連他這個視錢如命的人都不知不覺投了銀兩進去，投完後靈

光一閃，他眼睛瞬間發亮。 

東西要做得好吃他不會，茶要泡得好喝他也不會，但是，財神爺站在面前的時候，

他一定要認得呀。 



他立刻把這尊財神爺迎進門，果然，從此他的茶館高朋滿座，每日數銀票數得手

軟，而財神爺叫什麼？ 

就叫—況正義。 

臺上的簾幕一陣翻動，所有人伸長脖子往前望，人還沒出來，那些天天來聽的人

已經迫不及待的拍起掌。 

這一拍，後頭的也跟著拍，一下子聲響震天，直到簾幕後出來一個白面書生，他

一張臉白白淨淨，臉上的笑容帶著自信與對世間事的嘲弄。 

要八卦，找他就對了，他能夠把黑的說成白的，更能把白的染成黑的，加上古代

資訊不發達，他隨便找幾本古書賣弄一下，故事隨便他說，這種編故事的本領，

他在現代可說是運用得出神入化。 

「各位鄉親父老，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話說神朝分派四個子孫鎮守東西南

北，因此形成東沙國、西礦國、南水國、北寒國，這神朝開國皇帝已經變成傳說，

大家都有耳聞吧。」 

底下人皆點頭，這傳說家喻戶曉，已經變成所有人的記憶，傳說當時天下只有一

個國家，就是神朝。 

天下大亂時，天神派下一名足智多謀的神官，神朝開國皇帝利用那神官的妙計，

一路攻佔城池，最後成為世間至高無上的皇帝，而皇座旁設了個玉座，正是大神

官之位。 

東西南北四國是神朝的附屬國，年年都得向神朝朝貢，自然也有個神官追隨他們

的帝王，一個國家必有一個王，也必有一個玉座。 

沒有玉座，沒有帝王。 

「這不是廢話嗎？哪個人不知曉這種事。」 

龍若忍不住低聲鄙夷。講這種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這人哪有特別之處值得公子

出宮。 

「東沙便是第一個被分封的國家，現今帝君生得細皮嫩肉、掐一下就像有油水會

跑出來，人家自小是吃人世間最貴、最好的東西長大，就算是隻豬，也會長得肥

肥嫩嫩的，對吧？」 

豬？竟敢拿公子跟畜生相比？ 

龍若差點氣得跳腳，手已經扶在劍柄上，一旁的公子卻噗哧笑了出來，他驚異的

看一眼，公子璀璨若星的眸子微微透出亮光，顯然很欣賞把自己跟一隻畜生擺在

一起的比喻。 

看他開心的捂著嘴，似乎忍俊不禁，龍若不禁心裡嘆氣。該不會公子純真到不知

道這隻豬是在比喻他吧。 

「各位，知道愛民如子、執法如山這兩句話的由來嗎？這可是現今京城最火紅的

話呀。」 

底下客倌面面相覷。這兩個成語何時變成京城最火紅的話，怎麼沒人知道？ 

況正義頓了下，像在宣佈答案的高聲道：「愛民如子，金子、銀子皆吾子也。執

法如山，錢山、靠山皆為山乎，這說的不就是阿里巴巴嗎？」 



底下一片肅靜，有人微微的低下頭，有人扭了嘴唇，沒一會，不知道是誰憋不住，

洩出一道小小、微弱的笑聲，就像有感染力一樣，哄笑聲一下子就轟破屋頂，恐

怕一條街外都聽得到。 

龍若目瞪口呆的看著這群前俯後仰，笑得捧住肚子的百姓，茫然的望向自家公

子，完全不解他們在笑什麼。誰是阿里巴巴？他怎麼沒聽過這個奇怪的名字？ 

公子帶笑的眼眸卻射出殺人的精光，宛如刀劍般，刺得他心臟停止跳動，但精光

一閃而逝，公子學他人拍起掌來。 

龍若揉了揉眼睛。他該不會眼花看錯了，心地仁慈的公子，怎麼可能有那麼凌厲

的殺氣。 

「公子，他說的是誰呀？」他忍不住討教起來。 

公子咦了一聲，一雙愛笑的大眼睛迷人的眨呀眨，眨得他有點昏了。 

「我以為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說誰呀。」公子如是說。 

「那公子你怎麼⋯⋯」他的視線下移，落在公子拍掌的手。 

公子笑道：「大家都在拍掌，我自然也跟著拍了。」 

公子，你也太隨波逐流了吧！ 

龍若快要暈倒的撫額，但公子在他心裡實在太神聖了，所以他嘆口氣，又開始為

主子的行為做解釋。從小生長在宮中的公子沒看過世面，怪不得做出這樣傻氣的

舉動，這樣一想，公子實在很可愛。 

「大家也知道豬豬吃得肥肥嫩嫩，躺在椅子上懶得動，在他身旁像金魚糞般的龍

龍就獻上一計，所謂飢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慾，夜幕還未拉起，宮裡就一片喘息

呻吟聲，要說豬豬有多色，就要提起京城裡最美的一朵花。」 

況正義一邊說，還一邊痛心的搖頭，彷彿親眼看見豬豬見不得人的淫行，被辣手

摧花的嬌美姑娘，個個衣衫不整的掩面哭泣。 

「那些淫娃蕩婦他不愛，就偏愛良家婦女，只要稍有姿色的，絕逃不過他的掌心，

那日豬豬無意間看見一朵已為人婦的花兒，冰肌玉骨、風姿綽約，將那花兒騙進

廂房中，以她相公聲名地位威脅利誘，且說，妳我孤男寡女共處一室，若傳出去，

妳夫家清譽就毀在妳一介下賤女子手中，妳若是從了我，嘿嘿，我難道不會對妳

相公另眼相看。」 

況正義拿起巾帕作勢的擦擦眼角，還假裝風雅的吟了首詩。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紅顏命薄古今同，淚自長流花憔悴。只可

憐那花兒才生個娃兒尚未斷奶，就被豬豬在白嫩嫩的胸口上亂撫，豬嘴湊了上

去，將那紅豔欲滴的果實給一口含住，一雙豬手已經迫不及待的朝裙下撫去—」 

他把《紅樓夢》裡的詩詞拿來左拼右湊，反正能表現意境就好，曹大先生已經作

古，借他這個穿越難民用上一用，等他賺了大錢，會燒點金紙給曹大先生，讓曹

大先生在地府裡當富翁，過得比生時還快活。 

況正義說得口沫橫飛，內容腥羶又下流，底下人聽得面紅耳赤、心口發熱，對他

一個現代人而言，片放眼皆是，隨便打開網路，一張張玉體橫陳的照片看得都快

麻痺了。 



他講得像背書一樣，卻讓底下人口乾舌燥、鼻息粗重，讓他忍不住對這些古代人

投去同情的一瞥。古代的娛樂可真少，他講得這麼呆板無趣，連自己都感到羞恥

的臉紅了，想不到這麼對古代人的胃口，這錢未免也太好賺。 

但他也忍不住在心裡嘆了口氣。他該不會在這麼貧乏的世界裡，講這種連三流黃

色小說都比不上的內容一輩子吧。 

縱然錢很好賺，但總覺得寂寞、孤獨呀！ 

聽了他的淫言穢語，龍若臉紅得像要滴出血來，他急忙道：「公子，走了，這種

污穢之言不是你該聽的。」 

那公子被他拉出茶館外，一出門口，他立刻替公子拍了拍衣衫，怕沾了什麼不潔

的東西。 

公子失笑道：「原來我的小名叫豬豬呀。」 

龍若自責死不該讓尊貴的公子聽這種粗鄙的淫言穢語，他應該盡一個臣下之責，

死也要阻擋公子來此，不過那名中傷公子的混帳，他絕不會輕饒。 

他手按劍柄，怒火騰生，「公子，這胡言亂語的混帳日日都污衊你強搶民女，今

日選了哪個朝臣的家裡鑽，把人家妻女姦淫一遍不夠，連貌美的婢女也要染指，

後日又說你將那些女子捆綁在宮裡輪流施暴，一逞獸慾，讓龍若去殺了他，替公

子討回公道。」 

「我說龍若—」 

他一腳跪下，恨不得把自己的忠心給掏出來，「是，公子，你一句話，龍若萬死

不辭，看要將此人碎屍萬段，或是萬箭穿心，龍若一定讓他死個明明白白，下陰

曹地府時悔恨自己的罪行。」 

公子今日心情似乎很好，嘴角帶著笑意道：「剛才我沒聽完。」 

「是，公子，我殺他時定會撕爛他那張造謠生事的臭嘴。」 

兩人繼續雞同鴨講。 

公子微微一笑，還加上一聲充滿憧憬的嘆息，「他講的豬豬才是世間帝王所嚮往

的夢想，酒池肉林、紙醉金迷，想要哪個女人就要哪個女人，我真是受教了。」 

龍若還跪著，一時腦筋轉不過來的點頭，「是呀，公子，此人把你這一代明君形

容成萬淫的登徒子，比起那些窮凶惡極的土匪還要下流，就讓龍若來把他就地正

法⋯⋯呃，公子，你剛才說什麼？」 

終於覺得主子的話好像有點奇怪，他瞪大雙眼，頭往上抬，主子笑容滿面，還拍

起手來，就像剛得了新奇玩具的孩子一樣，那神采飛揚的容顏閃亮動人，看得龍

若頭又開始發暈。 

難怪世人都道東沙國帝王俊美不凡，東沙國的玉座大神官英挺偉岸，不過東帝真

是個才德兼備的明君，至於玉座⋯⋯哼，不提也罷。 

「我說剛才那人講得實在太有趣了，我這輩子還沒聽過這麼有趣的故事，你把他

找來，賜上無數金銀，我要聽得暢快舒服才讓他出宮。」 

龍若嘴裡就像塞上兩顆雞蛋，闔都闔不起來，他呆呆道：「公子，他說的是你的

壞話呀！」 



「他說的是豬豬與龍龍，又不是我，我乃是東沙國帝王，誰敢說我壞話，難不成

你認為那個獻計的龍龍是你嗎？」 

當然不是，那麼噁心的龍龍，每次都對豬豬阿諛奉承，進下流的讒言，怎麼可能

是自己，要他說那麼猥瑣的話，砍了他的頭，他都說不出來。 

「但是、但是—」 

他犯糊塗了，他被玉座那混帳譏笑腦袋太差時還氣得差點噎氣，怎麼現在覺得王

上比自己腦袋更不好。 

「公子，此人言行下作、滿腦邪惡、嘴賤口臭，怎能讓他伺候君前，說那些下流

故事給你聽呢。」 

「龍侍衛，孤王之命，你聽是不聽？」 

朱詠照端出一國之君的架子，讓龍若不敢再有異議。 

「屬下聽令，立刻將此人帶至王上面前，任王上處置。」 

 


